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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的广泛应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便利。但不可否认，算法的应用也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如“信息茧房”、诱
导沉迷、大数据“杀熟”、侵害劳动者权益等现象的浮现。对算法应用影响的讨论
逐渐引发广大社会科学研究者乃至社会大众的关注和参与。然而，在这些相关的

讨论中，存在着一些亟待澄清的误区。 

有人倾向于认为这些负面影响多是由算法本身造成的，甚至有批评认为算法

是“万恶之源”，主张应将一切的不良后果归咎于算法，因此要求对算法进行公开
审计，实现算法透明，让社会大众知晓算法是如何工作的。另外，还有一部分批

评者将矛头直指互联网平台企业，认为平台企业应该对算法应用造成的负面影响

负主要责任，其理由在于，算法是由互联网平台开发并部署的，反映的完全是互

联网平台的意志，平台借助算法达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因此自然应当对

算法造成的负面影响负责。 

当代技术思想家布莱因·阿瑟（W.Brian Arthur）指出，技术的本质是通过捕
获或利用现象，对现象进行的有目的的编程。阿瑟的讨论主要针对基于物理现象

的技术而展开，他将这些称为“标准技术”。实际上，算法不同于阿瑟所谓的这些
标准技术，它通常是基于逻辑和数学现象的，更加复杂的算法甚至还要捕获或利

用人类社会的组织和行为现象。但与此同时，算法始终没有脱离“有目的的系统”
这一技术本性，仍旧是为了实现特定目的的手段。从本质来看，算法是为实现特

定目的而定义的一系列计算规则的组合。 

算法与大多数技术一样，都是组件间存在丰富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这在目

前广泛应用的深度神经网络算法模型上有着最典型、最直接的体现。神经网络算

法模型由大量的感知机学习器组成，感知机之间以一定的网络结构相连，模型在

预测任务上的优异表现通常被认为是其作为整体系统的涌现能力。很多更复杂的

算法模型与神经网络算法类似，本身并不透明且缺乏可解释性，而它们成为“黑
盒”都并非算法开发者刻意为之。对算法专家来说，想弄清楚其中的工作和决策
机理或许都是不小的难题。理论上讲，算法公开与透明会有利于增加用户对算法

的信任，但在实际中这是否可行且必要，以及用何种方式、在何种意义上实现公

开与透明，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此外，算法还是开放的复杂系统。它不仅包含内部各组件间的复杂组合与互

动，还持续地与外部输入（也即数据）发生着动态交互。数据通过影响模型参数，

进而影响算法决策。用于训练模型的数据虽是一种外在于计算规则系统的要素，

但却在算法的后续决策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许多因算法应用而带来的负面影

响，如算法歧视，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训练算法时使用的数据存在偏差所导致的。

2014年，亚马逊开发了一个自动筛选求职者简历的招聘算法。投入使用后，人们
发现该算法存在“歧视”女性求职者的现象。究其原因，亚马逊用于训练该算法的
数据是过去十年间求职者的简历，而对于这样一家科技行业的企业来说，求职者

又大多是男性，由此训练得到的算法系统在决策时会倾向于优先选择男性求职者，

甚至只要简历中出现“女子”相关字样，就会被赋予一个较低的权重。因此，在讨
论算法的影响时，数据的作用不容忽视。数据的来源、贡献者和数据本身的质量

都会直接影响算法的表现。 

算法开放系统的特性以及数据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方式，都决定了其后果往往

不是某个工程师、部门或平台企业能够单方面操控的，而是多元主体共同作用的

结果。以外卖平台的配送调度算法为例，骑手、订单消费者、商家都在其中贡献

着数据。骑手过往的接单行为、送达时长、路线选择习惯，消费者的下单时间、

位置分布、评价反馈，商家的供给能力、备餐速度等数据，均反映了各主体的行

为与偏好。骑手希望提高收入、优化工作安排，消费者追求快速配送与优质服务，

商家关注餐品送达时的品质与自身的经营收益，各主体的目的既有交叉重叠，又

存在一定的张力与冲突，而那些体现了多元目的与需求的数据，共同构成了算法

优化决策的依据，并直接影响配送任务的分配与调度。如果我们将算法视为一种

“有目的的系统”，那么其最终的目的一定不简单等同于作为算法开发者的互联网
平台的目的，而是多重目的交织下的复杂互动结果。 

对算法的治理应建立在理性认识算法本质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其复杂性特征，

这需要贯彻一种生态视角。首先，由于算法应用的负面影响并非是由算法本身带

来的，针对算法的监管，需审慎权衡社会成本与信任收益。与其不计成本地追求

事前的算法公开和透明，不如将用户对算法的信任建立在完善的问责与追责机制

基础上。其次，算法创新与算法规制是需要考量的一对关键变量，二者间也存在

生态性关联，对算法进行过严的事前监管很可能会抑制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就算

法技术特别是原创性技术创新方面，美国仍居世界领先地位。需要关注的是，目

前美国正在酝酿松绑算法监管等一系列计划，其背后的战略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指

向与中国的科技竞争。鼓励算法技术创新仍是当下应当坚持的首要方向，而互联

网平台企业无疑是算法创新的重要力量。最后，避免算法应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不能仅仅依靠平台企业，还需要政府、平台企业、用户等各方主体的协同合作与



共同努力。特别要注重提升社会大众的数字素养，让算法能够被理性正确地认知

和使用。 

营造良好的算法生态，将是实现算法向善，让算法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助力

人类自身发展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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